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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南镇中学篮球队队员和教练员合影，后排左三为米玉荣。

口述：米玉荣
整理：刘晓东

1957 年秋，我考入当时的高唐
县南镇中学，成为一名中学生。

那时的南镇中学非常破烂，只有
几排低矮的教室和宿舍，树都没有几
棵，偌大的院子显得空荡荡的。学校
分为一级部和二级部，两个级部各有
180名学生，分为4个班。我被分在二
级部的3班，一共有45名学生，班主任
是一位张姓男老师。入学一周后，我
被选为班级团支部书记，班长是一位
叫朱清德的男生。在三年的时间里，
我们两个相互配合，带领全班多次获
得学校的奖励。

1958 年，学校在镇上租赁了 40
亩田地，分给各班管理，我们班分得
2.4 亩。开始的时候是上午学习，下
午劳动。后来为了实现将田地全部
深翻一米的目标，学校停了一段时
间课。我和朱清德带头干活，即使
手磨破了也没有休息。仅用了 5 天
时间，我们班便在全校第一个完成
任务，并且通过了验收组的验收。
为此，学校还专门给我们班颁发了
一面红旗，号召全校师生向我们班
学习。

由于在学习和劳动等方面表现良
好，不久后，我被学校任命为校团委副
书记。当时的团委书记叫左宝发，是
县里直接下派的干部。在他的领导
下，学校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特别是在支援赵寨子乡群众农田建设
的过程中，团员们不怕苦不怕累，充分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受到当地群众的
称赞。

在这期间，学校接到上级通知，
要大搞体育运动，培养运动健将。学
校在全校范围内挑选出 45 名学生，
组建了健将班，进行重点培养。我被

选中并分在了篮球队，司职后卫，同
时担任篮球队队长，教练员是贾长贵
老师。从小到大，我就没有摸过篮
球，更别说打篮球比赛了。刚开始的
时候，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圆球，还
不好打吗？可是真正进行训练的时
候，才知道这个小球是真难打。本想
拍着球往前走，它就是不听话，不是
砸到脚就是跑到旁边去，可以说是状
况百出。我曾经想停止训练，可是看
到队友们都在认真打球，我就有了不
服输的劲头，别人行，为什么我不
行？于是我暗自加劲，每天除了吃
饭、睡觉，剩余的时间都在练球。很
快我就初步掌握了一定的技巧，与队
友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每天我们
都训练到天黑看不清篮筐才结束，一
个个累得腰要断了似的。我们没有
一个人叫苦，打好球，为学校争取荣
誉是我们最大的信念。这期间，贾长
贵老师没少付出汗水，每天都在操场
上带着我们训练。那时的操场光秃
秃的，两根木头钉上篮板就是篮球
架，连个篮网都没有，只有两个黑乎
乎的铁圈。地面是土质的，坑坑洼
洼，稍不小心就会崴脚。我们没有球
衣球鞋，就穿着布鞋和平常的衣服练
习打球。那几年，母亲没少给我做布
鞋，说我穿鞋就像在“吃”鞋，几天就
会破一个洞。

那时候的伙食非常差，根本没有
什么营养品可吃。每顿饭只有一个
黄中带黑的窝头，和一碗能看清碗底
的清汤。学校给学生的粮食定量是
每人每月 28 斤，后来见我们这些参
加训练的人实在是吃不饱饭，就增加
到 32 斤。上级拨到学校的谷子是带
壳的，每天都得有一个班级的学生专
门去磨谷子，否则整个学校的师生就
没有饭吃。用这种面做出的窝头往
往带着很多壳，吃起来口感差，吃下

去有时还会生病。在一次训练中我
突然胃疼，最后疼得躺在地上打滚，
把队友和教练吓坏了。学校没有医
务室，离医院又太远，他们只得把我
扶到宿舍休息，并烧了一些开水让我
喝。过了很长时间，我吐出了一些带
着壳的窝头，这才逐渐舒服了。我觉
得没事后，又回到操场上，和队友们
一起训练。

经过 40 多天没日没夜的训练，我
们终于迎来了高唐县篮球比赛。当时
共有5支队伍参加女子篮球比赛，除了
高唐一中、旧城师范、南镇中学的队伍
外，还有两支乡镇篮球队参加。在比
赛中，我们充分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
连胜对手，最后与高唐一中队进行决
赛。决赛那天，操场上围满了人，南镇
中学的很多老师和同学专门来为我们
加油助威。高唐一中篮球队队员身体

素质整体要好于我们，配合得也更加
默契，一开场就连连得分，两队比分很
快就拉开了距离。我们在贾长贵老师
的指导下，不急不躁，稳扎稳打，慢慢
地将比分追了上去。特别是李瑞芬同
学，时不时就会投中一个三分球，引得
全场不断响起掌声和叫好声。经过激
烈角逐，我们最终以28：27的比分战胜
了高唐一中队，获得冠军。我们紧紧
拥抱在一起，为这个来之不易的冠军
欢呼，觉得这么多天流的汗水和泪水
是值得的。在之后的两年里，我们这
支篮球队连续三次获得高唐县女子篮
球比赛冠军。1960 年 6 月 18 日，我们
第三次获得冠军后，全体队员和教练
员拍了一张合影，我将这张珍贵的照
片留存至今。

（图片由刘晓东提供）

我在南镇中学打篮球

□ 阴元昆

近日偶读鲁迅先生的小说《社
戏》，想起学生时代学农的一些往
事。说起来，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
前的事了——

1969年底，我12岁，到聊城三中上
初中。那时候要求“以学为主，兼学别
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
军”，学农成为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我们的课程里，有一门课叫《农业基
础知识》，讲的就是土、肥、水、种、密、
保、工、管“农业八字宪法”。

1970 年初，我们班在李老师的带
领下，来到城西北八九里处的墩台王
村，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学农活动。这
时，我已经当上了小组长，我们小组
被 安 排 住 在 村 西 头 王 化 功 老 人 家
里。我们在屋里铺上麦秸，打地铺睡
觉。晚上，我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

写日记。
谁知过了几天，李老师对我说：

“你们组住在王化功老人家，王化功是
贫农，可是你们没有组织召开忆苦思
甜会。”我立即和王化功老人进行沟
通。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全班同
学集合在王化功老人的院子里，听他
作了一场忆苦思甜报告。

有一天，我感冒了，发起高烧，只好
让人骑车把我送回家。退烧之后，我又
赶快回到了村里。通过参加劳动，我们
学会了一些庄稼活，认识了不少农作
物，也和村民建立了深厚感情。我和农
村青年小王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
学农结束离村那天，小王含着眼泪，依
依不舍地送我走了很远，我俩还彼此赠
送了毛主席像章。

后来，我们还到城北的董桥村收
割大白菜。吃饭的时候，村民挑来了
两桶鸡蛋汤，上边浇了一层黑乎乎的

老棉油，喝起来香极了。
1972 年，学校在城西北运河岸边

办起了农场。这时候，我已经升到高
中。此后，往农场运肥、到农场参加劳
动，成为学农的一项重要内容。每当
夜幕降临，我们就会拉着从各处借来
的地排车，到校园后边的猪圈里装肥，
然后由一个同学扶把，两个同学在旁
边推车，飞快地跑出校园。一辆辆运
肥车，在黑夜里你追我赶，穿过一个
又一个村庄。大家汗流浃背，却没有
一个人喊苦叫累。在黑夜里跑了十
几里路，我们终于把肥运到农场的
地里。这时，夜已深。我们头顶满
天繁星，拉着空车回来，再回到各自
家里。

在农场，大家学会了唱《金瓶似的
小山》《我爱祖国的蓝天》等歌曲。记
得有一次吃的是烩馒头，吃完一碗后，
司务长又给每个人盛了一碗，我们都

很感激。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学校安排

我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在操场上看
场。那时，操场旁边种了很多豆子。
我们都是调皮鬼，嘴馋了，就让一个同
学从家里拿来一把铁壶。夜深了，我
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匍匐前进，爬到操
场边的地里，摘一些毛豆回来，然后，
点着火在铁壶里煮熟。我们吃着香喷
喷的毛豆，觉得比山珍海味还好吃。
我们模仿鲁迅《社戏》里的内容，一问
一答：“豆可中吃呢？”“很好！”

时光飞逝，岁月已成历史。如今，
学校已经不再学农了。但是，我仍觉
得还是应该鼓励学生在学好文化课
的同时，到农村去体验生活，了解农
民的艰辛，在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
世面，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将来成
为国之栋梁。

忆学农往事


